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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里的株洲

株洲文脉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神农塔上
演绎沉浸式舞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温琳） 暴雨天，华灯

上，5月 14日和 15日，夜晚下的神农塔里如梦如幻，一

阵曼妙的歌声从塔里传来，引得大家沉浸赏析，原来这

是沉浸式舞剧《米开朗基罗的狂想曲》里的画家们通过

舞蹈，讲述它们的喜怒哀乐。

看歌剧就只能正襟危坐于剧场吗？“云里悟理”舞

团就刷新了观众对欣赏舞剧的认知，一个画板，一把座

椅，以及一个沙发，几名舞者用舞蹈演绎画家们的精神

世界，他们或彷徨，或坚定，或投入，或撕裂，展现现代

画家在艺术创作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他们为梦想仰

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情怀。

整个沉浸式演出全长约一个多小时，“和建筑相得

益彰、与演员形影相随”的沉浸式观演方式也改变了现

场观众对传统舞剧的看法：“不仅是和演员的距离近

了，感觉跟歌剧艺术的距离也拉近了。”

沿株洲天元区珠江南路一路向

南，尽头右拐至滨江南路，前行不过

数百米，在湘水湾小区和凯悦酒店

之间的路段，马路对面，天蓝色的建

筑围挡跃然眼前，内里斗拱飞檐的

中式古建筑透过围挡的间隙，在晴

好的天色下招摇。

这里是拟修建中的杜甫草堂历

史文化街，据史载，唐大历四年（769

年）春，“诗圣”杜甫夜宿于此，并留

《宿凿石浦》一诗，后人为纪念诗人，

特建杜甫草堂以祀，自宋至清，一直

香火不绝，清末衰落，终至彻底无

存。2011 年开始，在湖湘文化志愿者

等民间组织的不懈推动下，杜甫草

堂修复工程终于提上议事日程，并

于 2018 年 11 月份正式动工开建，在

项目规划中，不但杜甫草堂将重建，

左近的庆霞寺、王氏学堂等消失多

年的文化遗址也将原址重建，共同

组建为杜甫草堂历史文化街，并成

为我市一处重要的文化景点。

相比杜甫草堂的过早衰败，左

近的庆霞寺命运要稍好些，尽管也

逃不脱衰败无存的终局，好歹留下

了 不 少 至 今 尚 存 的 遗 迹

—— 在 天 元 区 栗 雨 街 道

办事处，藏有数块庆霞寺历代留存

下来的石碑，这些石碑由地方文化

志愿者和当地村民在庆霞寺最后消

失前被收拢起来，多是残碑，所幸文

字仍清晰可辨，再佐以各种地方史

志资料，有关庆霞寺这一千年古寺

的源远流长，渐也能拼凑出一个尚

算清晰的脉络来。

千年古寺

凿石浦之所以有名，除了杜甫

题诗之外，还拥有一部全国少见、湖

南省唯一的村镇史志《凿石浦志》，该

志系晚清名士郭寿谖编撰，清光绪三

十年（1904 年）刊印，内容叙凿石村

之渊源历史，包括杜甫夜宿留诗及后

人建祠感怀等内容，1987 年由当地

退休教师捐献，现藏株洲市图书馆。

按《凿石浦志》所记，杜甫当日

夜宿凿石浦一庙中，庙即为始建于

唐贞观年间的庆霞寺，去今近 1400

年，是地地道道的千年古寺。

考诸史籍，庆霞寺之始建者为

地方豪绅龚克已，建庙之外，亦增资

募修了金身如来佛像，还将寺宇房

屋后面的水田，敬献给寺中菩萨，以

供奉寺内僧人衣食，冠其名曰“佛田

冲”，按《凿石浦志》所记，时在唐贞

观元年（627 年）。这之后，迭有捐资

兴寺者：明洪武年间，殷富仇承信，

施舍农田十六亩五分、屋一栋、土八

块；清顺治年间，财东王道祚施舍农

田 16 亩；康熙年间，土豪匡亮采施

舍农田 60 亩；其他士宦，施田贡土

纳银者，日甚一日，与日俱增……

现存于栗雨街道办事处的数块

残碑亦佐证了志书中所记信士募资

修 复 之 事 —— 清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1776 年），邑人匡德昭携子孙辈诸

人捐“熟田大小一百六十四坵，外荒

田四十五亩”，并荒山一片和水塘两

口；嘉庆二十年（1815 年），为重修韦

陀菩萨金身像，纠首罗明远 、王荣

滕、殷启泽等联合左近信众，各各捐

资达成；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凿

石浦王姓阖族捐银五百七十八千一

百文，将年久失修的庆霞寺重新整

饬一新；光绪八年（1882 年），王氏族

人又捐银一百七十八千六百文，再

加住持自备衣钵资银六十四千文，

为寺内正神重塑金身，并修葺受损

的庙于建筑……1941 年，又是王氏

族人，感于族中先辈捐修之庙日益

颓败，不忍见先辈心血阙如，乃合议

捐资修葺，“族众输将踊跃，鸠工庀

材，不二月而大功告成”，这也是有

明文所记的庆霞寺最后一次修葺，

而后岁月淘换，风雨侵蚀，庆霞寺终

于也颓败得全无踪迹，幸好在这之

前有心人收拢了若干块曾见证过历

史的古碑，以裨将来原址重建的庆

霞寺完工之后再安放回去，这也算

是一座历经千年历史风云的古寺不

多的遗存了。

寺规里的乡情民俗

自 1941 年的那次重修后，由于

时 局 动 荡 兼 以 其 后 特 殊 的 政 治 年

代，无人打理的庆霞寺日渐颓败，厝

于寺内的若干曾记录历代信士捐资

修复庙宇的石碑也被严重损坏，现

存者不过其中部分，且多数残缺不

全，刊于其上的碑文亦多支离破碎

处，除叙修葺缘起——不外年深日

久，风雨侵蚀，庙貌不复昔日，乃纠众

捐资之类——和捐资者名录之外，

并无过多的信息，然独有道光二十一

年刊刻的这组石碑（共四块，第一块

缺，现存后三块，碑文均清晰可辨），

在罗列捐资者名录并钱款用途之后，

额外再将公议的寺规刊刻于后，彼

时之乡情民俗亦可于此略窥一斑。

寺必有规，这点并不奇怪，奇怪

的是庆霞寺的这份寺规却是有捐资

修复的王姓阖族公议而定，落款亦

是“凿石王姓公立”，起首一条即是

“寺宇我族捐资续修，僧宜守护洁

整，毋许寄放什物等件”，而后更是

对寺内日管管理提出若干规范，如

“佛前香灯，僧宜处敬，毋得忽视”

“闲杂人等毋许再寺停留、寄食、往

来滋扰”“住持僧宜庄重，遵僧规”

“寺田原系招僧供佛，不得典押、加

佃租，倘遇岁歉，验减纳（寺田系公

产，灾年减产后，经验证，佃户可减

交租谷——编者注）”等等之类。

而一应乡情民俗，亦可在这些

寺规条约中找到端倪。如“禁绝无赖

逃禅，留恋食宿”条，说明彼时乡间

民生困苦，常有谋生无能者假冒僧

人寄食寺庙；如“僧除庆会修正果，

不得格外募化”条，说明彼时庆霞寺

众僧人亦有行脚之职，外出化缘贴

补寺用日常，不过，王氏族人却对此

提出了限制性条款，除特定庆会外，

僧众一应不得外出募化，也从侧面验

证寺产规模不小，足以满足居寺僧众

的日常所需；如“朝佛过多，毋许闲人

挤撞，贸易摆塞”条，则足证庆霞寺香

火之旺，日常不论，但有佛诞或别的

什么佛门节庆，必是人流如织，沿街

摆摊者都能将道路堵塞，以致不得

不出台规定禁止摆摊贸易……

当然，公议的寺规条款也不仅

仅只对住寺僧众做出规范，制定者

亦在条款中制定了对己方的限制，

“经寺事我族务宜正直留心，毋得从

中觊觎”，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得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有王氏

后人名道元者，“预捐教职”，充任湘

潭从八品的县学训导，是年即大兴

土木，驱使族人拆除庆霞寺廊房，占

据草坪宅基，于寺右建王氏先祖享

堂，寺左建王姓族学，引发群情激

愤，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寺

产的官司，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查慎行诗
咏醴陵左家洲

丁 许

长沙封壤尽，僻路极崎嵚。

一水趋湘急，孤城入楚深。

怪禽啼少伴，斑竹泣成林。

苦语骚人得，几同木客吟。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春，诗人查慎行远

游粤西返浙，途经醴陵左家洲，题诗一首，咏彼时眼

见耳闻之风物，极精到。诗中所咏左家洲位于醴陵城

西渌江中，长约百米，和状元洲一样，是江水冲刷泥

沙沉积形成的一狭长沙洲。但规模及名声远不及状

元洲，历来无人居住，只是间有居民在洲上种菜。而

据民国版《醴陵县志》载，其地曾“广数十亩，植橘万

株，绕以环堤”。大约清初之际，此地虽处荒郊，但适

宜于过往舟船停泊，故有查慎行行旅至此，有《题左

家洲》一诗写成。

查慎行（1650-1727），字夏重，浙江海宁人，系

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先生之先祖。曾应乡试中举。康熙

东巡，由大学士陈廷敬举荐，诏至行宫赋诗，后入大

内南书房当值，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赠进士

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其诗文颇受康熙皇帝

赞赏，曾因诗中有“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

徒”一联而广为流传，时人呼为“烟波钓徒查翰林”。

查慎行诗多纪行旅，善用白描手法，对民间疾苦

有所反映；但纪恩、应制之作亦多，一般价值不高。其

古诗、律绝，取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布局精整，格调

老成。这一首《题左家洲》，就很能见其雄浑苍凉，显

示出老诗人深厚不凡的功力。

此诗作于康熙五十七年春，查慎行远游粤西返

浙途中。诗人乘舟入渌溯江而上，近城已晚，泊舟江

渚之畔。“夜禽啼少伴，斑竹泣成林”。被船舶惊动离

巢的宿鸟，绕着沙洲上的竹林三匝盘旋，发出春夜呼

伴的悲鸣。荒凉僻静的环境和诗人羁旅盼归的孤寂

落寞，浑然交融。以之对照首联：“长沙封壤尽，僻路

极崎嵚”。一个“尽”字，隐含了诗人的一路旅程劳顿，

以及行近楚东，即可转折入赣的宽慰心情：总算是离

家乡越来越近了啊！

接着“一水趋湘急，孤城入楚深”两句，承接上

文，既点明了醴陵在湘东的地理位置，又把渌水入湘

的奔流气势，写得有声有色。“趋”写水势湍急及流

向；“入”画醴城居“僻路”之尽头。又各以“一”和“孤”

作强调，进一步强化了诗人的逆旅感受，并使之成为

描摹醴陵山川风物的警策名句。四句一气呵成，足见

诗人的艺术提炼功力。

尾联“苦语骚人得，几同木客吟”。以自己的旅途

“苦吟”，和古代伐木者入深山年久不得归，悲怨愁唱

发为“木客吟”同作归结。情调虽不高昂，感受却是真

切而又深刻，和他那些奉命“颂恩”之作，完全不可同

日而语。诗人的苍凉笔触，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某

些影像，并使这首诗中的地域风景描写，成为了一种

历史的记录，也成为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今日左家洲，紧靠上游的西山渌江大桥，车水马

龙，人流不息。古城古洲荒凉面貌，已尽换新颜。诗人

倘能重生至此，也应有更多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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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霞寺道光碑（部分）拓本（拓印

鲁新民）

隔着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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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重建中的

杜甫草堂历

史文化街

碑名：庆霞寺道光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 84厘米，宽 81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栗雨办事处

文化动态

“云里悟理”舞团在神农塔上演绎沉浸式舞剧。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温琳 摄

唐人刘禹锡吟哦的“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我固执地以为指的便是渌口

伏波岭。

微雨的清晨，渌江像一个“浓睡不

消残酒”的女子，慵懒躺卧在暮春湿漉

漉的天宇下，被天地间漫无际涯的苍翠

软软拥覆。我披裹堤岸上香樟漫溢而下

的芬芳，沿北岸迤逦而行，将自己想象

成唐代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二月踟蹰

江边的杜甫，一串沉甸甸的诗句也随之

涌上心头：“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

……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瓮馀不

尽酒，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眇独

开襟。”

遭逢时艰，身世飘蓬，杜甫笔下的

《过津口》不免抑郁而沉闷，与我此刻探

幽访古的闲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诗

家不幸渌口幸”，犹如沙鸥一般漂泊的

诗圣能踅入渌口，戚戚然徘徊江岸绿荫

下，却是渌口的大幸。簇新的村居高高

低低，恬然散落江岸。袅袅升腾的炊烟

间，我似乎见着了从盛唐淌溢而来的一

缕诗意在漫漶，也似乎明白了居株洲鄙

野的渌口，多年前何以突兀而出，成为

远近知名的“中华诗词之乡”。

缓步遐想时，岸边突现一处葱绿掩

映的深潭，潭的另一侧紧挨石壁陡崖。同

行友人望着不高的崖顶，欣然说，伏波岭

到了。我心内一震，四野漫溢的文气似乎

陡然消隐，一股森然剑气扑面而来。

中学时代，偶然读到孙中山挽蔡锷

的句子“万里间关马伏波”，翻检资料

后，我头一回知晓了“西破陇羌，南征交

趾，北击乌桓，累迁伏波将军”，世称“马

伏波”的东汉名将马援。《三国演义》中

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蜀汉五虎将之一

“锦马超”，便是其颇有乃祖遗风的后

裔。掩卷沉吟，不免神往于马援驰骋疆

场、立功万里外的壮阔人生。

到株洲工作后，得悉马援曾屯兵郊

县渌口的伏波岭，似乎自己与他瞬间有

了 某 种 交 集 ，亲 切 感 与 自 豪 感 油 然 而

生。遗憾的是，伏波岭近在咫尺，我却懒

怠起来，一直不曾登临探访。直到今天

才总算成行，真切立在岭下，感受着森

森扑面的剑气。

我与友人辗转寻路，踏上青树荫覆

的青石板台阶，又拾级而上，置身于岭

上草木的葱碧间，似乎自己的脚印已与

两千多年前马援的某个脚印重合，脸上

一时端肃起来。

伏 波 岭 确 乎 不 高 ，与 同 处 湖 湘 大

地 的 南 岳 衡 山 之 峻 拔 、雪 峰 山 之 嵯 峨

不能比，上山的台阶不过几十级，脚力

未软已登极顶，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

披风岭上时，却也一望空阔。脚下的渌

江汩汩滔滔，在不远处汇入湘江，又翻

滚 着 浪 涛 ，蜿 蜒 北 去;四 面 群 山 逶 迤 ，

起起伏伏，像东海蓦然倒灌而来，卷起

一 堆 堆 刺 破 苍 穹 的 巨 浪;烟 雨 迷 离 中

的 渌 口 古 镇 尽 收 眼 底 ，它 似 乎 有 马 援

的大将之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娴 静 若 闺 中 处 子 ，安 谧 端 坐 群 山 之 间

与晨风之下。

转 过 身 来 ，便 是 剑 气 漫 溢 的 原 点

——伏波庙。庙宇也不大，红墙青瓦，古

朴雅致，屋顶两侧的山墙格外醒目。门

前挺立两株卫兵似的大树，亭亭如盖。

庙内马援的塑像威严而立，目光如炬。

我与他默默对视良久，内心颇为激荡，

似乎终于见着了久仰的偶像。马援当年

“伏波”的一幕幕也穿尘封册页而出，耳

边似乎隐隐有了“鏦鏦铮铮，金铁皆鸣”

的声响。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今属

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发生叛乱，光武帝刘

秀闻报，急拜善战的马援为伏波将军，

率军千里南征。马援旌旗南指，一举平

叛。往返时，或许见渌口“雄关控北流”，

他便在这里屯宿。邑人为纪其事，将屯

兵的无名山丘命名为伏波岭，又集资建

庙宇，供奉香火，千年不绝。

马援为后人景仰的不止平叛之功，

还有其“马革裹尸”的家国情怀。他曾慨

然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

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

葬耳。”耿耿丹心，惊天地而泣鬼神。

毛泽东对此感佩不已。早年赴湘乡

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学前，他抄送给父亲

一首诗道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

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

不青山。”诗中意境显然源自马援的话。

多年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一位将军不

愿 去 艰 苦 的 非 洲 工 作 ，毛 泽 东 得 悉 后

说：“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

汉书》里的《马援传》。”又说：“青山处处

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

一代不如一代哟。”

巧的是，毛泽东也曾登临渌口伏波

庙。1926 年，渌口一带农民运动如火如

荼，伏波庙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

翌年 2 月，毛泽东顶着料峭寒风，来到渌

口考察农民运动，随即登上伏波岭，在

庙内召开了工农商各界骨干座谈会。当

他在剑气漫溢的庙宇中慷慨陈词，鼓动

农运骨干奋起革命时，或许想到过马援

的“穷且益坚”与“马革裹尸”。在毛泽东

下岭后不几年，杨得志 、晏福生 、刘先

胜、杨梅生等人先后别离乡关，走上革

命之路，最终成为共和国闪烁的开国将

星，也将马援的英雄气散逸到更高更远

的地方……

步出伏波庙，天空又飘起了雨丝。

已辟成公园的伏波岭上，楼阁 、雕塑 、

翠 柏 与 满 地 奇 花 异 草 挨 挨 挤 挤 ，在 雨

中 静 默 而 陈 ，伏 波 岭 似 乎 更 为 矮 小 与

局促了。但须臾间，它在我眼前陡然峭

拔起来，且似乎愈来愈高，耸入九重云

霄。我知道，这是因了一代忠勇的名将

马援……

株洲风物

伏波岭记
张雄文

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


